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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的符号建构与文化精神传播
———以电影中“黄河”“太行”“嵩山”符号作为考察对象

□李 娟

【摘要】中国电影在表现黄河与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个体命运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影像话语体系。 这些影像对于“黄河”符号进行艺术化呈现，使民族文化品格释放出无
限能量与魅力。 以“太行”为代表的影像符码成为英雄叙事的重要载体，电影借助这些重要
载体将文化品格内化为观众的心灵支点与归宿，并将其作为个体记忆印刻于精神世界，进
而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范围中发挥影响力。 “嵩山”的媒介叙事是借助影像形成的关
于嵩山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字、影像与实景等媒介中被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观众接受、
阐释与理解的过程。 电影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将地理标识转化为民族文化
符号，将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品格融入其中。 民族的文化精神某种程度上被蕴含在地理
符号与文化符号之中，经由影像叙事传递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使观众不断强化
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定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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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其信息的记录、
建构、 沉淀与凝结是一个相互渗透与交织的有机整
体。 文化符号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
化共同体，而集体记忆在文化符号的建构、认同、传
播等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往往通过叙
事，借由文化地理空间呈现特有的影像话语符号，从
而在人文地理与地域形象共生之中建构与传承特有
的文化精神。 本文选取蕴含“黄河”“太行”“嵩山”等
地理空间与文化符号的电影作品， 考察电影叙事与
集体记忆、文化精神之间的联系，分析如何通过调整
表意形态而形塑文化符号的媒介价值， 以期勾勒影
像叙事建构自身话语与文化记忆过程中的多维面
向。

一、影像叙事中“黄河”符号的话语建构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纽带， 黄河文化蕴
含的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
中国电影中的“黄河”通过影像共享的意义结构，连
接起接受主体与影像中的话语模式， 延展出历史与
个体的镜像表达，让观众对影像中“黄河”产生主体
意义的认同， 从而完成文化记忆的跨时空传递与文
化精神传承。 例如，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以音乐人
苏阳为线索， 以记录电影的写实镜头呈现了陕北说
书人、秦腔剧团团长、花儿歌手和皮影艺人等人物的

生活状态，用中国艺人的故事展示时代的变迁，探究
传统与当下交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 电
影中的花儿、皮影戏、秦腔、说书、唢呐、面人、糖人等
民俗符号，讲述颇具人文气质的中国故事，引发观众
探寻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黄河”作为一种
文化符号的时空切片进行呈现， 通过音乐与情感的
共振和冲突，“黄河”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走向，达到
历史与现实的重叠与呼应。 电影《黄土地》则以色彩
作为主基调进行叙事， 黄土地与黄河水在相互映衬
中建构了蕴含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世界。 作为文化
符号的表意象征， 黄土地与黄河水在影像构建的文
化属性中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呈现， 参与建构了民族
文化形态共融共生的生态体系。 黄土地与黄河水象
征着古老民族蕴藏的巨大生命力与包容性， 同时也
象征着传统的固守与封印。 影像中的“人”在“天”
“地”“水”意象中传递出凝重的生命意识，表达着小
人物对于命运的不屈与抗争。 “黄河”作为空间背景
与意象能指， 被放置于地理景观与精神心灵的双重
空间之中，带给观众的是人类对于命运改变的希望、
对于民族精神回归的渴望、 对于冲破压抑人性的希
望，在两种空间交互中重建关于“黄河”的文化记忆
与叙事美学。

中国电影中符号媒介对民族文化的表征， 往往
通过多维度、多视角且融入故事的生成及建构过程，
以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对接与融合等问题。 约
翰·费斯克认为：“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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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 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
会与文化意味。 ”[1]仪式注重对于社会精神与文化意
味的反映， 往往建立在文化思维基础上并通过象征
类比的推理模式，寄托特殊的精神信仰。 电影《黄河
绝恋》中镜头掠过奔腾不息的滚滚黄河，女性博大而
柔美的臂膀与气势雄伟的母亲河， 经由影像话语逐
渐转化为一种文化记忆， 更在观众心目中逐渐沉淀
为文化的力量。 电影中的“黄河”作为文化符号的生
成结果，主要依靠“文本”符号与“空间”语境进行同
构，这种因素往往成为参与建构“认同”的力量。 以符
号表征文化传统与审美意象之间的关系， 以及民族
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同样成为中国电影
叙事主题内容之一。

中国电影在表现黄河与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个
体命运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影像话语，通过对
“黄河”符号的艺术呈现，使得文化品格释放出无限
的能量与魅力。 黄河作为一种自然景观与地域空间，
在电影中并非仅仅作为时代、 地理与视觉背景而存
在， 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黄河往往植入了理想、道
德、伦理与政治等元素，从而使得“黄河”被赋予更多
自然、文化、历史、社会等层面的符号意义，成为民
族、国家、社会、个体发生转型与变化的艺术具象表
达与历史见证。 音乐电影《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作
为音乐符号，其中的“河”与“人”相互映衬，音乐与影
像交相呼应，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
“黄河” 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话语， 被赋予了古老、文
明、活力、包容、伟大、英勇等价值意蕴，成为中国精
神的重要象征。

二、英雄叙事中“太行”符号的文化认同

在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中， 个体的记忆受到社
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而历史事件与文艺作品成
为建构个体记忆的重要内容。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
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2]。 太
行山与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见证了革命事业的
发展，成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战略地区，“太行”参
与形成了延续中国精神血脉的集体记忆。 电影《地道
战》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太行”成为一种
传递英雄主义的文化符号， 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区
域也成为凝聚英雄主义的热土。 电影《浴血太行》讲
述了抗战爆发以后， 太行山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的
故事，“太行”作为文化符号，再次传递了中华民族品
格中的正义、担当与血性，彰显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和

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高尚意志品格。
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经历的过程

和结果， 大量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可以通过代代相
传，形成并保存共同的社会记忆。 哈布瓦赫尤其强调
当下性，认为“往事”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等那件事过
了之后，在社会中不断地更新重组后建构的[3]。 记忆
不仅代表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与历史， 还包含形成
记忆者背后的观念与心理。 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图谱，对于太行精神的传承，很大程度上来
源于文艺作品带来的文化记忆。 电影《太行山上》讲
述了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
前线，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太行”作为文化符
号，也在艺术接受中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码。 在中国
电影中，“太行”更多与英勇的抗战历史相联系，传递
出中华儿女的革命气概。 以“太行”为代表的影像符
码成为英雄叙事的重要载体， 将民族精神内化为观
众的心灵支点与归宿， 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范
围中发挥影响力。 文化符号的建构也是一种表达的
权力， 这种权力并不单单存在于理念与价值的建构
力量之中， 更多地存在于符号的认同与社会结构之
间的关系中， 存在于对精神符号的建构与接受者之
间的特定关系中，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并在符号
生产与场域结构中得到认同与传播。

21 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出现了一大批塑造英雄、
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 影像话语成为国家话语的重
要组成部分。 而电影中英雄叙事的发展流变，也折射
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社会心态， 在电影文
本与话语系统中，更具直接的内在关联性，其中以太
行山作为背景元素的电影作品， 更是诠释了不同历
史阶段的“英雄”内涵。 同时通过文艺形式，以文化记
忆的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 唤起观众心
中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民族情感和归属意识。 20 世
纪 70 年代纪录电影《红旗渠》 参与了一代人集体记
忆的形成， 红旗渠精神是太行山上永不磨灭的精神
丰碑，成为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体现了中华民
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 “太行”作为影像话语与文化
符号，也带领观众经历了从民族危机、国家振兴到地
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八百里太行” 从地域空间
视点中的英雄故事， 逐渐拓展至民族命运与历史变
革的大视野之中。

英雄叙事是对参与人类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价值
视点的聚焦，指向人类更高的精神共性与命运走势。
在更深层的文化诉求层面， 则试图通过英雄话语有
效缝合个体与集体、时代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清
晰个体是“大写历史”的积极参与者。 电影《李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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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当代愚公”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电影
中“自古燕赵多壮士，从来太行出英雄”的感喟，塑造
了当代“太行之子”的英雄群像。 中国电影需要将故
事放置于社会语境与个体认知、 情感和行动之间的
互动之中， 探索适合代际变化与文化消费需求的本
土叙事策略， 传递微观符号与宏观话语会通合一的
内涵意蕴，从而实现把握时代脉搏、讴歌时代精神，
激活文艺作品内部生机与活力。

三、媒介叙事中“嵩山”符号的记忆重构

电影在建构记忆与传递价值层面具有媒介的特
性，往往在文本信息采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
形象传播，进而演化为社会记忆存续的载体。 通过电
影进行的媒介记忆， 使社会历史文化事件或与之相
关联的人物得以重现原型，并逐步内化为个人记忆、
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 中国电影对于“嵩山”符号建
构形成的媒介记忆， 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媒介连接
中，呈现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并在媒介叙事的符
号信息重复中，逐渐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主要
表现在各种以“少林寺”为背景的武侠功夫电影的传
播与影响，“嵩山” 也由此在影像文本中被赋予了功
夫、禅宗、侠义等元素与意蕴。 电影《少林寺》《南北少
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木棉袈裟》等，对少
林寺的故事讲述与刻画十分详尽。 “嵩山”因少林寺
的影响而成为宗教、哲学、旅游、武术、建筑、养生等
领域的关注热点， 电影借助叙事结构与 “少林”“嵩
山”等隐喻象征进行编码，成为通过媒介重构文化记
忆的过程。 对于记忆共同体的建构而言， 媒介关于
“嵩山”的记忆会突破时间和空间叙事的局限，成为
在阐释记忆共时表征和历史传承时需要选择的一种
视角。

“嵩山”的媒介叙事是借助影像形成的关于嵩山
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字、影像与实景等媒介中被书写
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观众接受、阐释与理解的过程。
媒介叙事是在双重框架之下被创作者重构而成的，
对于“嵩山”叙事的媒介记忆，本质上也是相关影像
文本的叙事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经典电影《少林寺》
创下中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数和票房收入的奇迹，成
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现象， 并对推动中国功夫文
化的对外传播具有较强影响力。 《少林寺》中匡扶正
义、杀富济贫、反抗欺压的武侠精神，很大程度上满
足了观众对于“英雄”的想象；影像中的苍松翠柏与
千年古刹等自然景观，为“嵩山”赋予了神秘、正义、
雄伟的气质， 自然被作为英雄形象的艺术化典型。

“嵩山”不仅拥有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美景，还有快
意恩仇的江湖传奇故事， 成为英雄们成长的地方，
并逐渐由媒介叙事沉淀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参与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心理与情感世界。 “记
忆不断经历着重构。 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
面目， 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
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 即使是新的
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 ” [4]对于
“嵩山” 的集体记忆成为影像生产的共同体意识与
价值观念， 成为功夫文化价值的直接凝结和体现，
成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和经历的结果， 而与
“嵩山” 相关的电影也成为群体意识延续与提取记
忆的文本。

人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内容大多是记忆的产
物。 在文化形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忆的构成物，
解释文化现象与文化特征可以从记忆理论开始，同
时借助符号的角度探寻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 使其
成为了解文化形态的方法与视角。 卡西尔说：“应当
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
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
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5]中国电
影以其内在的历史重构模式促成了文化记忆的特殊
形式，其通过影像中的文化记忆，不断加强观众对于
文化符号的集体认知。 以“少林”为主题的电影叙事
聚焦于中国功夫背后的文化精神， 将传统的历史文
化符号转换成为新的精神符号， 参与建构集体文化
记忆。 电影《新少林寺》成为对“嵩山”符号建构的又
一部重要影像， 它讲述了军阀混战年代少林英雄救
国救民的故事，以“禅”“武”作为重要符号元素，奠定
了空灵的叙事美学基调， 以唤醒观众的清净心和慈
悲心。 电影对于“嵩山”符号的建构更多通过“禅宗”
的文化意象进行， 某种程度上也传递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觉悟本心”的最高智慧。

民族精神符号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在孕育孵化维系社会及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文
化基因方面，发挥着不言而喻的作用。 “嵩山”符号已
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更多与 “少林”“禅
宗”“功夫”等价值内涵相联系，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
内容与类型，也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场”。 当“影
像—符号” 通过电影叙事与符号象征意义进行合成
呈现时，“嵩山”的符号意象更多地成为“记忆场”中
的重要因子，转化为影像话语系统中的媒介符码。 观
众在接受“嵩山”文化符码的过程中，通过影像语言
与影像符号进行新的意义重构， 并在其过程中不断
回忆历史时空中的故事，重构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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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出现的记忆场重新反观并定位自己。 由此，“嵩
山” 符号作为文化记忆是通过影像表征形式建构出
来的，影像与符号借助现实表象的特性进入电影，并
形成了记忆之所与记忆之场。 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
一种，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
也成为一种媒介记忆现象， 为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的建构与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与视角。

四、影像符号中的文化精神传播

符号往往是针对历史有选择的沉淀与构建，如
果一个民族缺乏共同的文化符号， 往往会缺乏共同
的精神基础与情感基础， 缺乏构筑想象共同体的文
化根基。 影像话语的建构对于民族自豪感、个体身份
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等，均具有重要作用，而民族文
化符号建构的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
中国电影通过“黄河”“太行”“嵩山”等空间地理符号
切入，对民族文化及精神品格进行观照与传播，会有
力改变传统的、以时间为固定维度的片面叙事场景，
还原时空交融的立体化电影美学及其生态景观。 对
于电影自然空间符号与精神特质的考察， 可以更好
地把握电影叙事规律，进而建构集基础性、前沿性与
探索性于一体的电影叙事模式。

地理空间不仅提供了客观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场
域，更成为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 地理景观具有
时空统一属性，作为空间性的地理景观与地理标识，
为空间性景观呈现无形的时间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
文化符号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之后， 留下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凝结物，是一个民族时空、历史信
息与民族品格的体现。 中国电影要积极探索以地理
标识参与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视角，推动“黄河”“太
行”“嵩山”等地理文化符号参与建构起集体记忆，在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维度上， 讲述个体的命运
与民族的奋斗史与成长史。 中国电影需要加强地理
标识向民族文化符号的转化，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
将本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意蕴融入其中， 强化对
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 并为中华民族找到坚定
的精神力量。 将地理标识转化为文化符号成为中华
民族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 观众在接受影像叙事的
过程中建构更加具体化、 形象化、 整体化的思维模
式，在建构文化符号中不断生成更多意义，以新的创
造传播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精神。

以影像和声音为主要媒介载体的电影， 通过自
身特质进行艺术叙事， 营造了一种促进集体记忆形
式的历史氛围， 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时间与空间带来

的距离感，能够使观众进行“浸入”式的个体记忆建
构。 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故事，大多展示了
生命形态内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不同的“在地”
经验提供关于民族的想象与文化品格的阐释。 文化
符号借助影像语言， 逐渐形成了集体记忆且参与民
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于加强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电影的创作者需要深入
挖掘、呈现、传播民族文化精髓，探索完成家国叙事
和个体叙事之间的缝合， 使其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与
横向的空间维度中， 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文化智慧与精神特质，从而维系中华文明之根，
寄托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诉求。

民族文化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推
动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化精神是整个民族在
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符号、文化品格、文化心
理、文化性格的综合体现，是民族意识、文化与价值理
念的彰显，这些品格特征与思想意识共同凝聚成为中
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电影作为重要的艺术样态，需要
在文化观念、创作理论、文艺批评等层面坚持艺术自
觉，使电影在传递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背后，在叙事维
度寻找到合适的支撑点与落脚点，有效彰显中国故事
的深度与广度。 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等符
号，成为借助电影叙事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意象结合的
探索，也成为电影表达民族品格的积极艺术探索。 艺
术自觉与民族文化的历史起源、价值取向、品格特征
等要素密切相关，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逻
辑与基本趋势。中国电影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与
创作自觉，以中华文化逻辑的重要维度体现民族文化
深层结构， 在电影叙事中发挥文化引领与支撑作用，
积极推动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研究专项
项目“文艺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的河南实践研究”
（2022XWH07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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